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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艾
青
寫
了
︽
時
代
︾
這
首
長
詩
予

以
明
志
，
表
達
獻
身
於
他
們
所
處
的

時
代
的
決
心
和
勇
氣
。
這
首
詩
的
許

多
話
，
他
在
這
些
年
都
幾
乎
應
驗

了
，
包
括
殘
酷
的
、
譭
謗
的
、
仇
怨
的
。

他
曾
經
沉
默
，
但
他
沒
有
真
正
沉
默
過
。

一
九
三
二
年
他
回
國
不
久
，
因
所
謂

﹁
思
想
過
敏
﹂，
給
法
租
界
的
警
察
拘
捕
，

並
判
了
六
年
徒
刑
，
後
來
減
刑
，
直
到
一

九
三
五
年
才
出
獄
。
但
他
並
不
消
沉
，
為

了
﹁
籚
笛
﹂，
他
要
﹁
向
灼
肉
的
火
焰
裡

伸
進
﹂
他
的
手
去
。

在
坐
牢
期
間
，
他
創
作
了
讚
美
勞
動
者

的
著
名
詩
篇
：
︽
大
堰
河
︾。
︽
大
堰
河
︾

是
他
的
保
姆
，
他
為
這
個
歷
盡
﹁
人
世
生

活
的
凌
辱
﹂
的
農
婦
，
樹
立
一
塊
崇
美
的

碑
石
，
他
以
細
膩
動
人
的
筆
觸
，
活
現
一

個
農
婦
勤
勞
溫
良
的
品
質
：

⋯
⋯在

你
搭
好
了
灶
火
之
後
，

在
你
拍
去
了
圍
裙
上
的
炭
灰
之
後
，
在

你
嚐
到
飯
已
煮
熟
了
之
後
，

在
你
把
烏
黑
的
醬
碗
放
到
烏
黑
的
桌
子

上
之
後
，
你
補
好
了
兒
子
們
的
為
山
腰
的

荊
棘
扯
破
的
衣
服
之
後
，

在
你
把
小
兒
被
柴
刀
砍
傷
了
的
手
包
好

之
後
，

在
你
把
夫
兒
們
的
襯
衣
上
的
虱
子
一
顆

顆
的
掐
死
之
後
，

在
你
拿
起
了
今
天
的
第
一
顆
雞
蛋
之

後
，你

用
你
厚
大
的
手
掌
把
我
抱
在
懷
裡
，

撫
摸
我
。

詩
人
在
這
裡
熱
情
地
頌
讚
了
勞
動
，
頌

讚
了
平
凡
的
勞
動
者
，
這
是
因
為
他
血
管

﹁
裡
面
旋
流

土
地
耕
植
者
的
血
液
﹂。

︽
大
堰
河
︾
發
表
後
，
胡
風
當
年
曾
給

予
高
度
評
價
：
﹁
他
底
歌
唱
總
是
通
過
他

自
己
脈
脈
流
動
的
情
愫
，
他
的
言
語
不
過

於
枯
瘦
也
不
過
於
喧
嘩
，
更
沒
有
紙
花
紙

葉
式
的
繁
飾
，
平
易
地
然
而
是
氣
息
鮮
活

地
唱
出
了
被
現
實
生
活
所
波
動
的
他
底
情

愫
，
唱
出
了
被
他
的
情
愫
所
溫
暖
的
現
實

生
活
底
幾
幅
面
影
。
﹂
︵
引
自
王
瑤
：

︽
中
國
新
文
學
史
稿
︾
上
冊
︶

詩
人
早
期
的
詩
大
多
是
抒
寫
中
國
廣
大

的
農
民
與
村
莊
，
表
達
他
對
祖
國
深
摯
的

感
情
，
並
對
災
難
深
重
的
國
家
、
民
族
流

露
悒
鬱
的
悲
哀
，
但
作
者
並
不
僅
僅
止
於

悲
哀
，
而
是
從
悲
哀
中
激
發
力
量
，
因
他

深
愛

這
塊
土
地
。
︵︽
我
愛
這
土
地
︾︶

他
用
嘶
啞
的
喉
嚨
歌
唱
這
塊
被
敵
人
蹂
躪

的
土
地
，
直
唱
到
黎
明
和
將
來
。
他
自
我

詰
問
道
：
﹁
為
什
麼
我
的
眼
裡
常
含
淚

水
？
／
因
為
我
對
這
土
地
愛
得
深
沉⋯

⋯

﹂

自
﹁
七
七
﹂
事
變
爆
發
後
，
在
火
熱
的

抗
戰
聲
中
，
詩
人
直
接
地
投
入
沸
騰
的
生

活
洪
流
中
，
﹁
乘

熱
情
的
輪
子
﹂，
奔

馳
在
祖
國
的
原
野
上
，
他
的
詩
篇
充
滿
了

高
昂
的
激
情
，
一
掃
憂
鬱
的
情
調
，
在
這

期
間
他
出
版
了
︽
北
方
︾、
︽
曠
野
︾、

︽
他
死
在
第
二
次
︾、
︽
黎
明
的
通
知
︾、

︽
潰
滅
︾、
︽
獻
給
鄉
村
的
詩
︾
和
長
詩

︽
向
太
陽
︾、
︽
火
把
︾
等
。

詩
人
滿
懷
高
興
迎
來
中
國
解
放
和
嶄
新

的
生
活
，
當
他
到
達
解
放
區
的
張
家
口
，

他
情
不
自
禁
歡
呼
道
：
﹁
而
當
我
們
想
到

這
是
我
們
的
城
市
，
這
是
人
民
的
城
市
，

這
是
人
民
經
過
了
多
麼
長
久
的
艱
苦
鬥
爭

而
解
放
的
城
市
，
人
們
將
在
這
裡
生
活

，
不
受
帝
國
主
義
的
強
盜
們
虐
待
，
不

受
軍
閥
官
僚
們
欺
侮
，
可
以
自
由
地
呼

吸
，
自
由
地
生
活
，
自
由
地
歌
唱
，
該
是

多
麼
幸
福
啊
！
﹂︵︽
走
向
勝
利
︾︶

詩
人
是
一
個
有
強
烈
個
性
的
人
，
有

知
識
分
子
可
貴
的
風
骨
，
他
不
願
意
隨
波

逐
流
，
閉

雙
眼
講
瞎
話
，
他
強
調
說
：

﹁
詩
人
必
須
說
真
話
！
﹂
他
又
說
：
﹁
人

人
喜
歡
聽
真
話
，
詩
人
只
能
以
他
的
由
衷

之
言
去
搖
撼
人
們
的
心
。
﹂︵︽
在
汽
笛
的

長
鳴
聲
中—

艾
青
詩
選
．
自
序
︾︶

事
實
證
明
，
以
後
艾
青
要
為
他
那
個
時

代
付
出
更
沉
重
的
代
價
，
反
右
時
，
他
被

以
﹁
丁
陳
反
黨
集
團
的
聯
絡
員
﹂
為
名
，

劃
成
﹁
右
派
﹂，
一
九
五
九
年
被
遣
送
到

北
大
荒
勞
動
改
造
，
一
九
六
七
年
文
革
期

間
，
更
被
貶
到
條
件
最
艱
苦
的
有
﹁
小
西

伯
利
亞
﹂
之
稱
的
偏
遠
連
隊
農
八
師
一
四

四
團
參
加
勞
動
。

︵︽
紀
念
艾
青
︾
之
二
︶

由
於
本
人
和
鄧
麗
君
知
交
好
友
一
生
不

渝
，
所
以
一
向
被
港
台
傳
媒
界
誤
以
為
在

下
是
﹁
鄧
麗
君
經
理
人
﹂，
又
有
稱
本
人
是

﹁
鄧
麗
君
契
哥
﹂，
但
通
通
訛
傳
，
我
們
廿

多
年
以
來
︵
一
九
七
二—

一
九
九
五
年
︶
純
屬
肝

膽
相
照
之
好
友
，
長
久
以
來
替
她
作
宣
傳
鋪
排
公

眾
代
言
，
介
紹
接
場
及
拍
廣
告
等
等
，
全
為
友
情

服
務
，
沒
有
過
一
分
一
毫
之
利
益
輸
送
。

為
此
對
此
好
友
猝
逝
倍
加
惋
惜
，
而
對
近
年
歌

壇
唱
鄧
曲
之
歌
壇
好
友
及
模
仿
者
，
筆
者
都
有
一

份
特
殊
情
緒
，
倍
加
留
意
。
以
個
人
對
鄧
曲
了
解

之
深
︵
鄧
麗
君
有
些
粵
語
曲
發
音
吐
字
，
為
筆
者

一
句
句
所
教
︶。
個
人
認
為
廿
年
以
還
聲
腔
神
韻

最
有
鄧
本
人
神
髓
的
是
香
港
資
深
歌
手
﹁
方
姨
﹂

方
伊
琪
，
這
點
連
鄧
麗
君
也
承
認
︵
阿
杜
和
鄧
麗

君
悄
悄
去
現
場
聽
過
方
姨
幾
次
︶，
後
來
鄧
更
主

動
和
方
姨
聯
絡
同
台
演
唱
，
情
如
姊
妹
。
鄧
逝
世

後
不
少
人
演
過
鄧
之
角
色
，
仿
唱
鄧
曲
，
但
演
得

各
有
千
秋
︵
有
彭
羚
、
李
心
潔
、
曹
眾
等
︶，
唱

方
面
則
難
有
鄧
曲
之
神
采
。
全
國
各
地
多
年
模
仿

大
賽
下
來
，
筆
者
看
最
有
鄧
韻
的
有
早
期
王
菲
、

北
京
李
爍
、
上
海
徐
霞
、
旅
港
南
京
歌
手
單
紫
寧

等
等
，
更
早
期
以
唱
鄧
曲
名
揚
兩
岸
的
有
大
陸
李

谷
一
、
程
琳
，
台
灣
蔡
幸
娟
等
，
現
在
這
些
亦
已

成
﹁
前
輩
﹂
了
。

去
年
底
在
紀
念
鄧
麗
君
逝
世
十
五
周
年
之
紀
念

演
唱
會
上
，
聽
到
一
把
新
的
鄧
曲
之
聲
，
便
是
在

文
化
中
心
舉
行
過
一
場
成
功
獨
唱
會
的
廈
門
歌
手

鄭
穎
芬
。
這
位
福
建
讀
聲
樂
出
身
之
唱
者
擅
唱
中

外
各
類
歌
曲
，
獨
專
唱
鄧
麗
君
曲
這
一
時
段
中
掌

聲
雷
動
，
有
鄧
麗
君
重
新
出
谷
再
臨
人
間
之
韻

味
。阿

杜
曾
透
過
香
港
鄧
麗
君
歌
迷
會
建
議
她
不
如

來
一
場
專
唱
鄧
麗
君
曲
的
個
唱
，
定
會
有
好
效

果
，
亦
可
慰
思
念
鄧
之
歌
迷
了
。
苦
場
地
排
期
已

滿
，
此
一
場
未
開
成
。

原
來
該
晚
有
音
樂
之
國
奧
地
利
領
館
人
員
入
座

欣
賞
到
彼
唱
鄧
曲
，
近
年
也
在
歐
洲
傳
播
，
並
輾

轉
洽
談
邀
請
到
鄭
穎
芬
，
今
年
七
月
赴
維
也
納
殿

堂
場
地
﹁
金
色
大
廳
﹂
獨
唱
一
場
。
該
場
地
中
國

歌
后
宋
祖
英
曾
去
演
唱
過
，
而
鄧
穎
芬
成
為
第
一

個
前
往
亮
聲
的
香
港
歌
手
，
日
來
她
為
追
尋
更
多

鄧
曲
脈
搏
頻
頻
請
教
筆
者
，
至
此
成
功
鄧
曲
又
有

了
一
把
新
聲
將
揚
名
國
際
了
。

很
喜
歡
矛
盾
這
兩
個
字
，
矛
和

盾
，
一
看
就
知
道
當
初
造
字
的
時

候
，
是
用
木
頭
來
造
出
攻
擊
用
途

的
矛
，
以
及
用
木
頭
來
造
出
防
禦

之
用
的
盾
。
因
為
單
看
字
形
，
矛
，
就

很
像
刺
殺
用
的
武
器
，
而
盾
，
就
有

防
禦
用
途
的
器
物
模
樣
。

矛
和
盾
，
一
種
是
攻
擊
性
兵
器
，
一

種
是
防
護
性
武
器
，
本
來
是
不
相
干

的
，
為
什
麼
會
有
矛
盾
的
說
法
呢
？
原

來
︽
韓
非
子
︾
裡
記
載
了
一
個
故
事
，

說
楚
國
有
個
賣
盾
和
矛
的
人
，
販
賣
的

時
候
，
誇
說
自
己
的
矛
無
堅
不
摧
，
而

盾
則
無
物
能
摧
。
於
是
有
個
旁
觀
者
就

問
，
用
你
的
矛
來
攻
你
的
盾
，
結
果
會

怎
樣
？
賣
者
無
言
以
對
。

其
實
，
賣
的
人
可
以
答
說
，
你
要
買

矛
還
是
買
盾
？
如
果
買
矛
，
就
試
矛
的

銳
利
，
如
果
買
盾
就
試
盾
的
堅
固
。
而

且
如
果
買
一
種
，
毫
無
問
題
。
如
果
買

兩
種
，
一
種
是
攻
擊
別
人
，
一
種
是
防

禦
敵
人
，
互
不
衝
突
，
攻
者
攻
無
不

克
，
防
者
無
物
可
克
，
買
了
何
患
之

有
？
為
什
麼
要
自
己
的
矛
來
攻
自
己
的

盾
呢
？
這
只
有
愚
蠢
的
人
才
做
的
傻
事

啊
。矛

盾
的
好
玩
就
在
這
裡
，
說
矛
盾
的

人
，
結
果
是
自
己
也
犯
了
矛
盾
的
毛

病
。
你
看
美
國
賣
武
器
給
別
的
地
方
，

不
是
總
說
賣
的
是
防
禦
性
武
器
嗎
？
而

他
國
如
果
增
加
國
防
預
算
時
，
那
就
是

製
造
攻
擊
性
武
器
了
。
這
裡
難
道
沒
有

矛
盾
嗎
？

幾
年
前
有
本
流
行
的
書
，
叫
做
︽
富

爸
爸
．
窮
爸
爸
︾，
作
者
說
，
窮
人
與
中

產
都
為
錢
而
工
作
，
富
人
則
讓
錢
來
替

他
工
作
。
又
說
，
富
人
與
窮
人
之
間
的

唯
一
差
異
，
是
如
何
利
用
時
間
。
這
裡

面
不
也
有
矛
盾
嗎
？
窮
人
既
然
為
錢
而

工
作
，
哪
來
的
時
間
好
好
利
用
？
而
富

人
既
然
讓
錢
來
替
他
工
作
，
自
然
有
很

多
時
間
可
以
利
用
了
。
這
些
矛
盾
的
話

語
，
居
然
有
人
認
真
看
待
，
不
是
浪
費

書
錢
和
時
間
嗎
？

今
次
的
︽
３
Ｄ
肉
蒲
團
︾
熱
潮
，
的
而

且
確
有
勢
如
破
竹
的
氣
度
，
按
照
現
在
已

破
二
千
萬
票
房
的
走
勢
，
看
來
真
的
很
有

機
會
於
目
前
香
港
電
影
處
於
低
谷
期
的
階

段
中
，
一
躍
而
成
為
本
年
度
最
賣
座
的
香
港
電

影
也
說
不
定
！

事
實
上
，
回
溯
香
港
三
級
色
情
片
的
傳
統
，

借
用
大
衛
博
維
爾
︵D

avid
B
ordw

ell

︶
的
︽
香

港
電
影
王
國—

娛
樂
的
藝
術
︾
的
描
述
，
香

港
電
影
的
基
本
主
調
正
是
﹁
盡
皆
過
火
　
盡
是

癲
狂
﹂。
香
港
電
影
作
為
普
及
電
影
的
例
子
，

正
在
於
提
及
大
量
的
官
能
刺
激
，
一
方
面
既
滿

足
包
羅
萬
有
的
觀
賞
要
求
，
同
時
亦
以
腦
筋
急

轉
彎
的
方
式
來
製
造
驚
喜
。
此
所
以
我
們
在
香

港
的
三
級
色
情
片
，
我
個
人
相
信
應
具
備
最
跨

類
型
︵C

ross-genre

︶
的
元
素
，
由
必
備
的
色

情
影
像
開
始
，
到
恐
怖
片
、
暴
力
片
、
喜
劇
片

到
武
俠
片
等
等
，
差
不
多
不
同
受
歡
迎
片
種
的

類
型
片
元
素
均
可
以
在
三
級
色
情
片
中
找
到
，

這
正
是
一
非
常
﹁
香
港
化
﹂
的
特
色
所
在
，
此

所
以
不
同
類
型
片
的
敘
事
元
素
齊
備
的
幻
象
，

至
少
可
以
予
人
一
個
錯
覺
：
三
級
片
其
實
與
一

般
的
商
業
電
影
分
別
不
大
，
由
是
也
令
演
員
有

更
大
動
力
去
參
與
演
出
。

回
到
今
次
的
︽
３
Ｄ
肉
蒲
團
︾
風
潮
，
我
承

認
今
次
真
的
屬
一
大
﹁
突
破
﹂，
尤
其
是
於
戲

院
的
實
地
觀
察
，
今
次
的
而
且
確
成
功
動
員
到

不
同
年
齡
乃
至
性
別
層
的
觀
眾
入
場
，
自
己
身

處
戲
院
中
儼
然
有
一
起
看
一
齣
合
家
歡
電
影
的

錯
覺
，
即
使
用
一
次
﹁
文
化
衝
擊
﹂
來
形
容
也

並
不
為
過
。
只
不
過
從
電
影
欣
賞
的
角
度
而

言
，
它
真
的
完
全
沒
有
任
何
新
鮮
的
意
念
，
只

不
過
停
留
在
複
製
再
複
製
的
層
次
，
甚
至
連
當

中
的
金
蓮
花
又
或
是
貞
操
帶
等
，
都
是
耳
熟
能

詳
的
用
法
。
它
所
依
循
的
是
以
上
的
規
範
性
傳

統
，
但
卻
沒
有
思
索
任
何
添
加
的
新
意
。
而
３

Ｄ
的
技
術
，
大
家
入
場
後
也
應
該
感
受
到
那
不

過
屬
幼
稚
園
版
的
層
次
。
由
衷
而
言
，
正
如
杜

汶
澤
之
後
聲
演
了
一
段
某
觀
眾
爆
粗
劣
評
︽
３

Ｄ
肉
蒲
團
︾
的
片
段
，
在
網
上
瘋
傳
且
迅
速
紅

遍
天
下
，
彼
此
也
知
道
這
是H

itand
R
un

的
一

次
性
消
費
，
下
次
要
吸
引
相
若
人
數
入
場
，
相

信
面
對
的
難
度
絕
不
可
以
雙
倍
計
。

如
果
要
選
一
個
代
表
神
聖
的
數
字
，
一
定
非
﹁
三
﹂

莫
屬
。

道
教
的
最
高
神
祇
，
分
別
為
上
清
靈
寶
天
尊
、
玉

清
元
始
天
尊
及
太
清
道
德
天
尊
，
合
稱
﹁
三
清
﹂
；

以
佛
教
來
說
，
成
佛
有
法
身
、
報
身
及
化
身
﹁
三
身
﹂
；

基
督
教
呢
？
它
則
有
聖
父
、
聖
子
及
聖
靈
的
三
位
一
體
神

格
，
這
三
個
重
要
宗
教
的
神
祇
，
均
分
別
與
三
這
個
數
字

有
關
。

到
底
三
的
神
聖
價
值
從
何
而
來
？
天
命
確
實
沒
有
一
個

肯
定
的
答
案
，
不
過
從
觀
察
︽
易
經
︾
的
卦
，
卻
令
我
得

到
了
這
樣
的
啟
發
：
易
卦
其
實
亦
不
約
而
同
地
由
三
畫

︵
爻
︶
組
成
，
因
為
三
正
好
是
陰
陽
兩
股
相
爭
相
成
的
力

量
，
演
化
成
各
特
定
狀
態
的
基
本
單
位
，
而
陰
陽
則
是
構

成
萬
物
的
能
量
。

有
了
三
畫
卦
，
我
們
於
是
得
到
了
八
種
的
陰
陽
組
合
，

也
即
乾
︵
天
、
顯
、
健⋯

︶、
坤
︵
地
、
隱
、
止⋯

︶、
震

︵
雷
、
動⋯

︶
及
巽
︵
風
、
入⋯

︶
等
八
種
構
成
天
地
萬
物

的
元
素
，
合
稱
﹁
八
卦
﹂。
若
再
將
這
八
種
元
素
兩
組
兩
組

地
產
生
互
動
，
便
成
為
了
六
十
四
卦
，
亦
即
六
十
四
組
不

同
事
物
、
位
置
、
情
景
、
階
段
及
狀
況
等
萬
象
生
化
的
象

徵
，
構
成
了
包
羅
萬
象
的
︽
易
經
︾。

若
從
這
角
度
去
解
讀
三
這
數
字
，
它
即
生
機
勃
勃
、
生

化
萬
物
的
基
本
構
成
單
位
。
道
家
及
道
教
的
代
表
人
物
老

子
，
早
在
︽
道
德
經
︾
寫
下
了
這
樣
的
啟
示
﹕
﹁
道
生

一
，
一
生
二
，
二
生
三
，
三
生
萬
物
。
﹂
故
三
即
三
清
，

也
即
萬
物
生
化
的
基
本
，
亦
呼
應
無
極
︵
道
︶
而
太
極

︵
一
︶，
太
極
生
陰
陽
︵
二
︶、
再
由
陰
陽
互
動
︵
三
︶
而
衍

生
萬
物
的
中
國
式
創
世
說
法
。

其
實
佛
家
亦
指
成
佛
的
法
、
報
、
化
三
身
，
其
中
化
身

乃
有
千
億
萬
之
多
，
可
謂
亦
暗
合
易
、
道
兩
家
中
的
三
生

無
限
之
理
。

讀
到
這
裡
，
讀
者
可
能
會
覺
得
天
命
將
三
這
個
數
字
的

聖
神
意
義
演
繹
得
很
複
雜
，
但
事
實
上
若
從
最
簡
單
的
層

面
去
解
讀
，
我
們
也
能
得
到
近
似
的
結
論
：
三
不
正
好
和

代
表
生
生
不
息
的
﹁
生
﹂
字
諧
音
嗎
？
所
以
我
說
，
三
天

生
就
是
個
神
聖
的
數
字
！

4月15日，一些志願者在高速公路上攔截了載有
520隻待宰狗的卡車。在那個瞬間，部分國人將愛
之光投射到其他生命身上，擴展了慈善理念的邊
界。這是個注定要寫入中國歷史的事件，其意義遠
遠大於人們的現有評估。
不過，這個行動的發生雖然有其內在的邏輯，但

它顯現的高遠視野和深厚情懷無疑超越了大多數國
人的精神現狀。於是，不解和誤解在所難免。高雅
的批評家稱這種行動暴露了「中產階級的偽善」，
質樸的懷疑者則再次追問「救人與救狗」的先後順
序。這兩種反對意見貌似不同，實際上表達了同樣
的意思：在許多人還未過上幸福生活之時，關愛貓
狗之類的動物難免顯得奢侈。
作為資深的生態主義者，我曾無數次聽到類似的

反詰。有些人每次拋出牠們時，臉上總是顯現出咄
咄逼人的表情，似乎真理真的不言而喻。或許是剛

剛看過《無主之城》這部電影的緣故，對攔車志願
者的質疑首先使我想起了其中的數個畫面：
幾個巴西問題少年手握手槍，追趕一隻可憐的

雞，邊向牠射擊邊發出冷酷的笑聲；殺戮之心驅使
他們，讓他們快步穿過人群、街道、車流，決意

要置這個弱小的生靈於死地；意味深長的是，這幾
個對動物極端冷酷的少年，面對自己的同類時也同
樣毫無憐憫之心，常常如殺雞般殺人。
在看這些片段時，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如下信

念：人是動物之一種，他怎樣對待其他動物，就會
怎樣對待自己的同類。在人毫無顧忌地殺害動物的
時代和地方，人類中的弱勢群體常常被等同於動
物，擁有類似於動物的命運：古代的奴隸常常被刺
瞎雙眼，做「畜生一樣的工作」；男性中心論視野
中的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界，因而被統治和壓迫
乃是她們必須承擔的命運；用來比喻勞工階層的名
稱常常是動物性的（豬玀、猿猴、馬、騾子等）。
受這種邏輯支配，一個人倘若被稱為畜生，其生存
權和價值就會被否定、忽略、歸零。即使在誕生了
動物權利理念的西方，堅持上述立場的仍不乏其
人。1972年，劍橋大學的某位學者匿名發表了《為
畜生權利辯》，對主張女性權利者極盡嘲諷之能
事：
如果把權利應用到女性身上是合理的，那麼，為

什麼這個觀點不能應用到貓、狗、馬身上？這些論
證對那些「畜生」是同等有效的，但認為畜生擁有
權利顯然太荒唐，因此，通過這種推理得出的結論
一定是不合理的，而如果應用到畜生那裡是不合理
的，那麼應用到女性那裡也是不合理的，因為這兩
種情況運用的都是完全相同的論證。

將女性等同於「畜生」無疑令人憤慨，但它的的
確確發生過，這說明人類生命和非人類生命擁有共
同的命運。意識到了這個事實的人們開始改變僅僅
關愛同類的做法，努力擴展人文關懷的邊界：「我
們如果只追求黑人、婦女和其他被壓迫群體的平
等，而否認要對非人動物給予平等考量的話，那
麼，我們的根基是不穩定的」。恰是出於這種體
認，保護動物的思潮和實踐才在世界範圍內興起。
攔截運狗車的行為就源於上述精神譜系。它體現了
超越物種界限的大愛。
當然，反對者可能會說：即使承認你所說的邏

輯，但我們必須正視動物權利與底層利益的不一致
性—在人均GDP尚不高的情況下，過早提倡動物
權可能損害底層個體的利益。這種說法假定了動物
保護與底層利益的衝突。可是，在攔截運狗車這件
事上，真正的利益衝突發生於底層與中產階級之
間。被攔截的運狗車主每跑一次可以獲利近萬元，
每年的進賬高達數十萬，其收入已經完全超過了所
謂的「中產階級」（包括部分志願者），他與志願者
的衝突絕非底層個體與中產階級的衝突。事實上，
底層個體並不是食用（貓狗肉對於他們來說並不便
宜）和販賣貓和狗之類動物的主體。從根本上說，
他們非但不會在相應行為中獲利，而且只會深受其
害—其一，他們視為家庭成員的貓和狗常常被偷
盜和捕殺，並因此蒙受精神和經濟上的損失；其
二，對待動物的邏輯最容易反射到他們身上，其獲
得平等權益的進程正在被這類邏輯所阻延。
寫到這裡，我知道反對者還會拋出最後的殺手

與人有關的動物那麼多，你為什麼單單保護狗，難
道豬、羊、牛、雞等動物比狗和貓卑賤嗎？保護牠

們，還不是因為牠們與人（尤其是中產階級）的關
係更加密切？此類說法雖然揭示了當下動物保護實
踐的局限性，但其邏輯本身是成問題的—它等於
說：其一，如果保護不了所有動物，就不應該保護
任何動物；其二，倘若你殺一類動物，便可以殺所
有動物。按照這種邏輯，我們只有兩個選擇：或者
不殺任何動物，或者所有動物都殺。在食品問題解
決之前，「不殺任何動物」無疑行不通，所以，堅
持這個立場的人往往會走向「所有動物都可以殺」
的極端。與他們相比，當代動物保護運動採取了一
種漸進的行動策略：減少被迫害和殺戮動物的範
圍，增進自然生命的總體福祉。在這種思路的引導
下，野生動物首先獲得了全面保護，狗和貓等與人
類親近的動物也相繼被納入關愛和尊重的範圍。隨
保護圈的擴大，發達國家和準發達國家的肉食譜

系迅速縮小（如韓國的年青一代已經放棄並抵制進
食狗肉的「傳統」）。部分中國人提倡不吃狗肉和貓
肉，體現的就是這種思路。它雖然是過渡性的，但
依然見證了愛的領域的擴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我說攔截運狗車事件見證了國人精神的昇華。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他沒有真正沉默

鄧曲新聲

彥　火

客聚

誰
是
A
、
B
、
C
藝
人
猜
謎
把
戲
是
我
八
○
年
代
入

行
早
期
做
周
刊
時
已
沿
用
的
報
道
手
法
，
沒
想
到
多
年

來
久
不
久
便
有
傳
媒
古
老
當
時
興
的
翻
版
，
尤
其
這
陣

子
，
當
負
面
娛
樂
新
聞
進
入
低
潮
期
，
傳
媒
又
懷
舊
地

用
字
母
藝
人
作
賣
點
撐
銷
量
，
先
有
字
母
嫩
模
賣
淫
炒
作
，

由
於
嫩
模
欠
知
名
度
，
炒
不
熱
；
馬
上
接
力
的
是
字
母
女
星

賣
淫
傳
聞
接
力
，
因
題
材
不
夠
新
鮮
，
反
應
普
通
；
隨
即
傳

出
Y
男
星
患
愛
滋
的
謠
言
，
這
下
火
紅
了
，
紛
紛
猜
測
Y
是

誰
；
最
新
鮮
熱
辣
的
字
母
新
聞
就
是
猜
誰
是
孫
興
供
出
的
三

十
名
吸
毒
藝
人
。

形
形
色
色
的
字
母
報
道
，
不
論
大
家
信
與
不
信
，
都
會
引

起
猜
謎
潮
，
既
然
如
此
，
我
也
來
跟
大
家
玩
競
猜
誰
是
A
、

B
、
C⋯

⋯

主
題
是
：
性
格
影
響
命
運
。
雖
然
猜
中
沒
獎
，

但
保
證
內
容
絕
對
真
確
。

是
非
人
情
女
星
A
，
橫
跨
歌
、
影
、
視
，
其
樣
子
普
通
，

單
看
其
貌
，
沒
人
猜
到
她
會
走
紅
，
比
起
其
他
與
她
同
期
出

道
、
條
件
比
她
好
的
女
藝
人
更
紅
，
人
緣
又
好
，
尤
其
甚
得

記
者
歡
心
，
對
她
只
報
喜
不
報
憂
，
皆
因
她
吃
得
開
，
最
重

要
是
她
識
得
是
非
做
人
情
，
她
會
主
動
向
友
好
記
者
爆
出
一

些
內
幕
傳
聞
的
細
節
和
真
正
身
份
，
記
者
當
然
愛
煞
她
，
對

她
寵
愛
有
加
，
快
速
捧
她
上
位
。

縱
壞
女
歌
星
B
，
樣
子
普
通
的
女
歌
星
，
由
於
歌
藝
精

湛
，
出
道
不
久
火
速
走
紅
，
可
是
性
格
神
神
化
化
，
在
大
紅

大
紫
的
時
候
，
忽
然
失
蹤
，
近
年
她
預
備
復
出
，
更
開
了
演

唱
會
試
水
溫
，
座
無
虛
席
，
大
可
強
勢
回
歸
，
可
惜
她
性
格

優
柔
，
缺
乏
方
向
、
安
全
感
和
信
心
，
以
致
跟
她
合
作
的
夥

伴
無
所
適
從
，
加
上
飄
忽
和
致
命
的
愛
遲
到
習
慣
，
令
人
怕

了
她
，
以
致
空
懷
好
歌
藝
，
復
出
之
路
極
崎
嶇
。

臭
臉
影
后
C
，
演
技
一
流
，
在
片
場
極
度
活
躍
，
非
常
貪

玩
，
無
需
培
養
情
緒
，
面
對
鏡
頭
收
放
自
如
，
極
有
演
戲
天

份
，
在
觀
眾
眼
中
是
個
小
可
愛
，
在
圈
中
卻
臭
脾
氣
遠
近
馳

名
，
不
少
幕
後
人
都
痛
恨
她
，
誓
言
寧
願
捱
餓
轉
行
也
不
要

跟
她
合
作
，
以
致
她
婚
後
想
再
重
返
幕
前
，
卻
無
導
演
肯
起

用
。
性
格
影
響
命
運
，
她
只
能
做
普
通
人
一
個
。

猜
了
幾
多
個
？
好
玩
嗎
？
篇
幅
有
限
，
到
此
為
止
，
先
預

告
D
、
E
、
F
、
G⋯

⋯

陸
續
有
來
。

百
家
廊

王
曉
華

矛 盾

攔截運狗車展示國人精神的昇華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阿　杜

有道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來猜猜A、B、C⋯⋯是誰

最神聖的數字

由《肉蒲團》想起

■救狗行動展示了國人精神的昇華。 網上圖片

■一名志願者灑水為狗隻降溫。 網上圖片


